　在2000年的9月中旬，我考進了位在中部一間還滿有名的高職學校，據說還是八大省工，當時也不知道怎麼會考到這間學校，應該是我有燒好香，老天爺有保佑我，記得當時對大考的記憶可算是非常的模糊，腦海中只殘存幾個片段畫面，題目本、答案卡、2B鉛筆、ABCD…還有那張報訊的通知單。
記得當我考上的時候，我家人像瘋了一樣，還買了一條長100公尺的鞭炮，從巷子口放到巷子尾，我爸媽是非常得意，我可是非常的不好意思，不過好學校歸好學校，離我家太遠了，所以得搬到學校去住，但是很奇怪的當上室長，也很奇怪的當上樓長，真是太奇怪了，不過重點不是我，是一年半後搬進宿舍的小豪，以及當了我一年半的前室友—兩光，想當初他們還是我湊成的，有種莫名的驕傲油然而生。
　
「啊～啊～啊～..............」
「嗚嗯......不要再伸進來了，會痛啦!!」
（等一下，還差一點.......）
「啊～～～～～～～～～～！！拎老※※※……！！」
（哼哼嗯～！！果然是蛀牙不是長智齒........只不過幫你看個牙齒你就叫成這樣.....你還是男人嗎?..哈....）來人一副玩樂嬉戲的嘴臉對著這個蛀牙的人笑道。
「你有毛病啊，叫你幫我看一下牙齒，你手指幹麼一直伸進來，你是欲求未滿來拿我發洩嗎，你是不是也想來一次，寶貝！」看他拿著礦泉水一直拼命漱口，那種感覺有這麼不好嗎？ 
（誰叫你要吃那麼多情人節巧克力......會牙痛也不是沒原因的啊，而且是你叫我幫你看牙齒的，好心被雷劈）。
「還不都是你送的....................」
（.........................................）
沒錯，就是自已這個傻蛋在情人節那天向宿委會拿了一堆發不出去的巧克力給這個愛吃甜食的室友，害得室友到最後得去看牙醫，好險只是補牙，不然還真是我的罪過。
「喂！永仁，他勒，人跑到哪去了？」
（他喔，在睡午覺吧！）
「是喔～嘿嘿嘿….！」瞧他玩心大起，八成又想惡作劇。
（你又想幹麼？上次差點把他惹到生氣，你還想再來阿。）
「冤枉阿大人，我跟他親密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把他惹到生氣勒！」
（隨便你！反正不是我受罪…）
碰的一聲，小豪跑的跟飛似的衝去兩光的房間，關個門都這麼用力，看來他們倆的感情真好，還真令人羨慕。
幾分鐘後，果不其然引起大騷動…被好奇心驅使的我終究上前去看，雖然這種事情我已經看了幾百場，但身為樓長的我有必要去排解，真是勞碌命。

走到兩光的房間前，果然跟我想的一樣，兩個大男人摟摟抱抱的，成何體統，而且還是在床上，這怎麼得了…


（喂～玩夠了吧，現在是午休，很多人在睡覺，要親密等晚上在親密，門都沒關呢，也不會害臊阿。）我倚靠在門邊，挑著眉毛不正經的說道。
『你…是不會…幫忙…喔！』被壓在底下的兩光似乎在向我求救。
「嘿嘿～你終於被我征服了，太感動了。」小豪一副從便秘中解脫的表情。
『征你的頭，我在睡覺你沒事幹麼跑來壓我，你是吃飽太閒喔…』
「哈～不知道是誰今天中午偷喝了我的珍奶，我這樣做算仁慈了，你該謝謝我的寬宏大量。」
『喝了都喝了，不然你要怎樣，你還不是偷吃我一塊雞肉。』
「才一塊，難消我心頭之恨…」

此時看在眼裡的我心中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幼稚！你們少玩一點，晚上還要幫我辦迎新，省點體力幫我才對。）

『啥！？』他們倒是兩人異口同聲的回答。

「這不是樓長的事嗎？怎麼連我們都有份…」小豪像是被欠了幾百萬，不爽的回答著。

『對阿！而且我們還要去帶新學弟玩活動阿，再跑去幫你我們會虛脫的…』

「對阿！明天不是還要上數學，萬一我們太累在課堂睡覺，錯過精彩部份，靠我們吃飯的你也會跟著葛屁…」
『對阿！你想不開也不要拉我們下水，個人造業個人擔，回去好好想想…』

（吵死了！！）
這兩個吵歸吵，打太極的功夫倒是挺不錯，不過我還是有我的殺手鑑。

（不知道誰跟誰早上起來都不摺棉被的阿…別人摺的像豆腐，你們摺的像蔴糬，你們知不知道我早上評分有多難下手，教官來了我還要把你們的棉被塞到櫃子裡，跟教官說這裡沒住人，如果是別人你們早就紅單滿天飛，勞動服務做到畢業都還做不完，你們知道我有多辛苦嗎？還是你們中午不想睡覺，想去教官室吹冷氣泡茶博感情是吧…）
「……………………..」

『……………………...』

「好啦！不要這樣啦，只是說說而已嘛，不要當真啦…」

『對啦！都他不好，我幫你扁他。』

「你要扁誰！你好像還被我壓著喔…」

『你到底要怎樣才下來啦，我快被你壓死了…』

「唉～好吧！都怪我心腸太軟，每次都委屈我自己，那就…陪我睡覺吧，寶貝…」

（唉～這兩個…算了，也不是第一次認識他們…）


熱音社的社員們在為了迎新show而臨時搭建的舞台上忘情的嘶叫，即使演唱的歌曲與原曲相去甚遠，甚至可以用侮蔑原曲來形容了..但台下的新生老生們還是很high的拍著手，真是賞臉的新生阿。
台前裝置的特效不時冒出火焰，色彩多變的燈光閃爍著，還有著此起彼落聽起來像殺豬的女性尖叫聲，迎新晚會算是九月開學最熱鬧的事情之一。
僅管如此，號稱學校最高的宿舍頂樓上也有個人正享受著夜晚的安靜。

「原來迎新晚會活動總招集人在這啊....大家在下面正high，你跑來這乘涼?」打壞總招集人難得的獨處時刻的是他的室友小豪。
（嘖.....跑到這來你也找得到........）看見來者是熟人，我也就不急著把脫在一旁的上衣穿上。

「我在你身上有放追縱器啊.....呵呵，怎能讓你一個人在這閒著呢。」小豪奸笑著走近。

（拜託...你也知道啊...我這幾天幾乎都沒回宿舍睡過覺耶，現在腦子裡還有著『活動~~』『活動~~這個要放哪?』的回音.....）我抱著頭痛苦的說著。

「我怎麼會知道你有沒有回去睡覺...因為我也沒回宿舍啊...今年進住的新生都是些草莓族兼玩樂族，宿舍快被他們搞翻了，說什麼每間房間裡都要裝電視還要加第四台，因為他們要看Discovery，要裝冰箱是為了要喝牛奶，真是聰明的笨蛋，我看裝電視是為了看偶像劇，裝冰箱是為了要冰海尼根吧。」小豪不削的說著。

（哈哈，這些小鬼真夠享受的，我們這些在學校的破舊宿舍住了一、二年的舊生都沒說什麼了......不過.....還真想在牆壁加裝隔音牆啊...）我的身上似乎冒出了大野狼的耳朵跟尾巴。

「你!!!淨想些無聊事，這是作樓長好處嗎？」

（哎~冤枉啊，我申請裝隔音牆是為了要專心讀書嘛...你跟兩光愛愛都超大聲的...）

「看來你唬扯功力還不錯，會長叫我來抓你回去的，等熱音社表演完就要開始收拾善後了。」小豪殘酷的說出來找我的目的。
（耶~~~?我還以為是兩光不理你，才會跑來水塔找我耶.......）

「想太多!趕快回去工作啦!跑來找我們幫忙自己卻在這裡納涼…」

（唉～好啦好啦，我記得熱音社大概還有一首歌，讓我在偷懶幾分鐘吧....）雖然我並不是稱得上是盡忠職守，不過有時候還是會偷懶一下。

（我說小豪阿！為什麼你跟他好像同一個人，說話都一搭一唱的）

「阿！…喔……….」

(怎麼了？我說錯話了嗎？)
「恩…沒………..」

沒有再有任何對話的兩人，空氣中只有遠方傳來的搖滾樂聲跟凝結的氣氛。

2003年的四.五月，是決定你上天堂或下地獄的日子，沒錯，就是學測，高職三年的準備就是為了這一天，說實在，我成績到是不怎麼好，每次考試頂多考個及格，當初真的應該念高職嗎？煩躁的我坐在桌前拿起厚厚的參考書不禁自問。
「優呼～！真是認真的好小孩，我買宵夜來看你啦～」
（＠＃＄！…你走路是不會出聲喔，差點嚇死我了）

這傢伙每次都喜歡來這招，真的玩不膩，總有一天我會忍不住拿起我手上那本厚到可以打死人的參考書海扁他，而且還是他最討厭的微積分。
「哈！你已經中了我的暗招，六十年後你會無聲無息死在床上…」
（金排球！可憐的傢伙，你在補習班又被虐待嗎？今天是上微積分吧，都快11點才回來，又被留下來作體操嗎？）我幸災樂禍的說道。

「………………..我要去洗澡了！」

小豪雖然沒正經過，不過由此可見他對學測還滿重視的，數理方面雖然是小豪的弱項，不過還是比我強太多了，更不用說對數學充滿興趣的兩光了，不只是我，連小豪都懷疑兩光的腦袋裡面到底是裝什麼，但不管如何，他們倆裝的一定是比我好的高等豆腐腦，真是不甘心阿！！

小豪剛從浴室裡洗好走出來，身上還帶有沒擦乾的殘餘水珠，頭上的毛巾半掩蓋著遮住他的臉，在幽暗的小縫中隱約透露出他那有形的眼神，說他帥也不為過，但他就是不承認他帥，他說頂多只是有型，還談不上是帥，但他就是引人注目，尤其是跟我們這群鄉下小孩出去的時候，那種情形就更明顯了，而他的麻吉兩光，雖然沒有小豪俊俏的五官，不過他靦腆的笑容可是讓人感到親切，還有他總是愛留小平頭，不過對他來說這才是最適合的髮型吧。
「傻啦！看什麼這麼入神…」小豪一臉疑狐的問著我。

（當然是看你阿，帥哥！）

「帥你的頭！你今天心情很好喔，表情都憨憨的，想女人阿，發春期到囉！我睡覺要小心一點，不然怎樣失身都不知道。」

（你阿！我到是可以考慮一下…）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挑了一下眉毛。

「你？哈哈哈…你還不夠格，就算你下輩子投了胎做了人還是一樣。」

（是是！小豪的好只有兩光最知道，對不對～）

「幹麼一直把我跟他扯在一起阿，我還很純白，我只愛女的…」小豪忽然拉高了嗓音，像似急欲澄清他們的關係。

（賣假了！你們什麼關係班上的人都知道，麻吉耶！！每天都打打鬧鬧的，好開心阿，而且…）我故意拉長了尾音。
（兩光對你印象也不錯，不過你刁鑽了點，他說還可以接受，看來你不愁沒有伴…）

「別鬧了～我跟他只是愛玩而已…不說了，越抹越黑…我要吃宵夜了。」

（對喔！怎沒看到我的？）

「哈！我是說我買【我的】宵夜來看你，你隨便吃幾張紙就好了，看看能不能把紙上的東西吸收，這樣你就不用怕學測了。」

（都你的毛，還好我有泡麵，反正你在我旁邊吃我也看不下去）

「哈哈哈哈哈…………………..」他的手裡拿著沒有料的蚵仔麵線愚蠢的大笑著。
在2003年的七月，我交去了決定我一生的分發表，我很明白自己將被分派到台北的某作深山裡修行，當初會選擇這間學校是因為聽了小豪的讒言，不，是分析，但我也沒任何悔恨，因為我連最低分的國立大學也上不去，天！您這次怎不祐我了。

回想起拿到分數的時候，我心裡很明白，也很清楚，我考得很爛，當成績揭櫫於眼前的時候，我也只是靜靜的望著窗外，看著樹上的小鳥在拉屎，屎還滴在我們班導那顆光亮的天靈蓋，我不知道我該不該笑，轉頭看看別的地方，卻只看到某個笨蛋手裡拿著成績單哈哈大笑，顯得格外刺眼。
（兩光勒？他考的怎樣？）

我突然想起他，不過他的成績自然是比我好太多，我走到兩光的旁邊，看到他的成績我倒吸了一口氣，加權之後跟我整整差了200分，我真不應該自取其辱，不過我在他的臉上卻看不到笑容，照理說這種分數任何人都會笑得跟小豪那個笨蛋一樣，為什麼他卻有種憂傷感？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我注意到小豪收起平常不正經的態度，一臉認真的注視兩光…
此時午餐時間的鐘聲響起，對於這個音樂我非常有意見，上次放包偉明的跑跑跑向前跑，這次怎麼改放圓仔花，放的人是不是有病，當然這是題外話。
（你好像不開心，你有考不好嗎？你不是考的挺不錯，國立學校應該不用愁了吧？）我試著讓兩光開心點。
『你看…』

他馬的，擺明是要讓我二度重傷，但是為了紓解氣氛，我也只好打開來看。
（很好阿，分數很高阿，你是在嫌什麼？）
『我跟他差了20分…』
（有關係嗎？差了20分你還是在國立的範圍阿…）

我心裡想，才差20分而已，這也有能嫌的地方，你會不會太挑，20分給我搞不好就能上國立的學校，有毛病阿你。
「你不懂啦…..」
挖勒!劈頭就說我不懂，同為天秤座的我有時候真的不懂你在想什麼…後來他受不了我的追問，回了我一句，這句話至今還讓我印象深刻。

『我想跟他上同一間學校…』

那時的六月，是各分東西的時刻，全校畢業生全部集中在大禮堂內，熬過冗長的校長、來賓致詞後，接下來便是播放3年來各班級所剪輯成的紀念影片，不過我們走低調路線，自然出現的鏡頭就非常的少，不過小豪還是十分搶眼，英俊就是英俊。
好不容易終於結束沒有什麼感覺的畢業典禮，每個人幾乎都是笑著說【我要離開這間破學校了，耶~~】，唉~跟日劇的內容差太多了，日劇裡的人幾乎都哭的跟死爸死媽沒什麼兩樣，這裡最起碼也要小哭一下，真的沒什麼feeling，失敗!!

「耶~我要離開這間破學校了，哈哈哈………」小豪像是野馬解脫韁般的到處亂喊，身為知識份子的我當然只能搖頭，再來便是離他遠一點，好歹我也做過宿舍樓長，還是有點小知名度，被認為跟他是一夥的話，還真不知道哪裡有洞可以鑽。

不過就是有個人敢靠近他，真不愧是麻吉阿，看他們有說有笑的，可能是我站的太遠聽不清楚內容是什麼，我想八成也是在聯絡之類的話，也就沒特意去注意，還是跟教官泡茶道別一下吧。
就這樣，畢業後到至今，我一直沒什麼機會再跟他聊天，不過跟小豪倒是一直保持聯繫，除非是我太忙，不然基本上每天都會跟他聊兩句，而這天，來了…
（小豪阿，兩光到底有沒有再上線過阿，我想砍掉他的帳號了，你不是跟他都還有在聯絡。）我有氣沒氣的說道。

「以前有，現在沒了，可能是他點了不該點的網頁，帳號被盜吧!哈哈…」

由此看的出來小豪還是非常的不正經…
（被盜?創個新帳號重加我們不就好了，他沒懶到這種地步吧?還是你們吵架，我去掃到颱風尾了…）

我開玩笑的打出這句話。

過了大約一分鐘…
「嗯………..好像吧…….」

（好像?你們怎麼了，怎麼會吵架?）

我對眼前這句話感到懷疑，不過想想，情侶都會吵架了，何況是這對冤家，但是，後續的對話才最讓我愕然…
「他說：為什麼你不能認真的聽我講心事，難道只有以前的朋友才可以嗎?...之後，就沒在聯絡了…」

「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真的嚇到，我可能太過火了…可是說實在的…….」

「我真後悔…」
之後，我跟小豪也沒再多說什麼，便各自下線了。

我關掉電腦，躺在床上面對眼前的這一片黑暗，腦中不斷浮現剛剛的對話，機械式時鐘的石蕊心發出的滴答聲環繞在這片黑暗的空間，格外清晰，彷彿試著想要打斷我腦中的思緒，叫我不要再想這件事了，的確，我不能理解，當遇到對彼此都有好感的朋友，進而成為最了解自己的另一半，甚至更勝於這一層關係是怎麼樣的感覺，因為我沒有遇見過，但我眼前就有這麼樣的兩個人，對於他們發生的這種事讓我感到有點哀傷，甚至可惜，我真羨慕他們，有著如此印心的朋友，但是對兩光的作法卻感到不解，難道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不過我寧願相信他是被盜帳號，懶的重加好友而已，一定是這樣…
時鐘的滴答聲依然繞音不絕，腦中的思緒伴隨著滴答聲不停的旋繞，就像是關閉眼皮的鑰匙，不斷的將眼前的黑暗隔絕，最終伴隨著那難以綻放的月亮，睡去…
最後的印象是…
（喂！你還會記得我們嗎?）

